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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路人和良师益友
—深切悼念何大愚先生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周孝信

何大愚同志生平

编者按：2013年9月27日，中国水利电力战线的优秀专家，国家电网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德高望重的副司局级老领导、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何大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

京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享年83岁。何老先生为人胸怀坦荡、淡泊名利、热情真诚、刚正

不阿，对待事业兢兢业业、一生钻研，为我国的水利电力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倾注了毕生精

力和全部心血。他在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期间，十分重视学会工作，为推动学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还亲自为学会会刊《动力与电气工程师》创刊号撰文。噩耗传出，何老先生生前

的亲友、同事、学生怀着悲痛的心情，纷纷为本刊撰文，缅怀其勤勤恳恳、成绩斐然的一生。本

刊摘编了部分内容，在《人物》栏目中刊出。通过文中的点滴小事和只言片语，足见何老先生为

人之亲和、做事之执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

1931年7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1949年5月考入西北工学院，1950年调干参加革

命工作，两年后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考取留苏预备部，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学习。

1957年1月回国工作，1965年9月毕业于北京业余动力学院电力系统研究班，1979年7月至

1980年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及魁北克水电局进修。期间历任电力部技术改进局、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电科院副总工程师、学

术和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所长、总工程师、

学术委员会和高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主任等职。

何大愚同志一生中为水利电力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电科院工作的31

年中，曾负责过4个大型电网实验室的建立和对外合作，一直从事大型和互联电力系统、高

压及超高压交、直流输电的运行性能研究，并负责过1.7m轧机供电、三峡和西南水电基

地可行性分析等科研工作。1988年调入水利电力情报所后负责国家基金委的电工学科发

展规划研究和水利电力文献数据库等重点科研项目。

他在专业领域取得了许多骄人成绩，先后获得科学大会奖1项（1975年：《电网接

9月27日中午时分，我刚从德国开会回来，突然

接到张文涛兄发来何大愚去世的短信：“已于今天上

午10点04分去世”，不觉一震。就在我出国前夕，得知

老何又一次因病住院，为到医院探望事宜曾致电老何

夫人史毓珍女士，被告知老何病情加重，已在ICU而

不便探视。不料，短短不到10天时间竟成永别。回想



27

3年多前，我和老何同在北大医院内科病房住院，他

住楼下我在楼上，相距很近，医疗休息之余，在一起

谈天忆旧，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老何年长我9岁，196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

电科院系统所系统室工作时，他是系统室的副主任。

在我们的眼中，他已经是电力系统的大专家，拥有留

苏的过硬背景，正从事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高级研究，

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偶像。然而，他为人极为谦和，

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对青年人的成长极为关怀，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得1967年春天，我感觉身体不适，思想负担

很重，被老何敏锐地发现，极力主张让我换一个工作

环境。结合我的研究课题，他派我到浙江电力局等地

出差，现场调研串联电容补偿的应用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经过一个半月的现场工作，我不仅在专业技术

上有了很大提高，为我以后从事串联补偿的科研工作

打下良好基础，身体也得到完全恢复。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我们都“卷”到了当时

水电部的平舆五七干校，老何全家和我全家都被送

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在那里，我们有幸认识了老何的

夫人史毓珍女士，一位十分干练的女同志，与老何同

受冲击负荷的调频调压技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水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1978年：《武钢冲击负荷供电技

术》）、四等奖2项，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1987年：

《电力系统规划及其数学优化模型》）以及中国电科院科技进

步奖多项。自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电力人，培养了博士

研究生2名、硕士研究生20余名；参加过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中国电科院、中科院电工所、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等200余名电力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评审和答辩工作；多

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师（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专家。

他出版的著译有《电力系统规划与数学模型》（与张奔合

作，能源出版社1990年出版）、《统一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索

沃洛夫著，俄译中，与南志远合作，水电出版社1988年出版）、

《动态电力系统》（余耀南著，英译中，三译者之一，电力出版

社1984年出版）、《电工科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

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之一，何大愚任电工学科发展战

略研究组组长，承担编写及统一全书体例格式、名词术语等

任务，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

先后负责过国内首个交流计算台、我国自主研发的动态模

拟实验室、中美合作制造的自动化暂态网络分析仪（TNA）、与

瑞士ABB公司合作的直流输电模拟实验室的建立、对外合作

和投运工作，参加过计算机引进的选型和谈判工作，协助清华

大学等单位仿造交流计算台等。自1982年起被聘为中科院技术

科学部电工学科组成员，后兼任科协和国家基金委评审组以

及科委三峡工程论证和科技攻关专家组成员、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理事、美国IEEE终身会员、英国IEE通讯会员。

为留苏归国的水电专家。从此，我们两家也有了在干

校共同生活的“战斗友谊”。

20世纪70年代初从干校回到北京后，他已经是

系统所的领导，负责指导我们的科研工作。记得有一

次，我们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湖南进行一次现场短

路试验，以校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试验中，我顺便

记录了一处负荷短路期间的动态特性波形，并在报告

中进行了详细分析。老何看了报告后大为赞扬，给了

我们很大的鼓舞。1972年投产的刘家峡—天水—关

中输电线是我国第一条330kV的跨省超高压输电线

本文作者（右二）与何大愚（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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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它的投产标志着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进入了超高

压、互联电网的新阶段。然而，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

命”期间，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我们不得不在频繁发生

的事故中，依靠自己的力量艰难探索。该输电系统投

产后的两年内发生了多次系统振荡事故，为了分析振

荡原因，寻求解决措施，中国电科院组织各专业力量

协同攻关。系统所在老何的带领下，几次赴现场调

研，实测发电机、调压器、调速器参数，进行计算机

计算和模拟试验。一次，在刘家峡水电厂，老何与我们

同住一个大房间，试验调研期间日夜切磋探讨，我们

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1973年后，为了适应互联电

力系统分析计算的迫切要求，我们在今天看来极为困

难的条件下开发电力系统分析程序。落后的计算机

技术和稀缺的计算资源使我们只有少量的上机时间，

为了多争取一些上机机会，有时只得利用星期天的休

息时间与机房同志联系好给我们开机，但机房的大

门不能开，只能从窗户出入。我和爱人吴中习星期天

上机调程序，孩子无人带，老何和史毓珍同志便把我

们的两个小孩带到自己家中看护。此情此景虽过去40

余年，却至今不能忘记。

1979年7月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把老何和我们

一批人送到了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局学习。开始时，大

家一起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法语。在学习班上，老何

是属于年纪最大的几位之一，已接近50岁了，但他十

分努力，也是班上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成为我们学

习的榜样。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激情澎湃的

岁月里，老何作为电力系统所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

为系统所的学科发展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费尽心

血，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后我国500kV交流和

±500kV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以及电科院系统所

的科研工作和人才成长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到我

1995年担任系统所的所长时，在老何等领导和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所里的高压直流模拟装置、暂态网络

分析仪、小型计算机和动态模拟等先进的计算仿真实

验设施基本齐备，已经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我1983年在所里担任副所长，记得还是老何代

表组织找我谈话，给我鼓励和支持。1984年，我到宁

夏参加整党工作一年。当我1985年初回院时，老何已

经调到院里担任副总工程师，直到他调离电科院到水

电部情报所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年，虽然不在一个单

位，但老何始终关心电科院和系统所的科研工作。他

密切跟踪国内外电力系统、电力市场和技术的进展，

经常给我们提供最新的技术资料，还撰写发表学术文

章，和我们一起探讨电力系统的热点问题，给我们以

学术指导。前几年，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前，仍

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撰写关于智能电网等最新进展

的文章。记得在2011年春节前的科技人员联欢会上，

他亲自将撰写的几篇文章交给我供我们参考。

老何走完了他80多年的人生道路，离我们而去

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遗产是他对科学和真理

的执著追求，对同事和朋友的真情相待，对青年和后

辈的无私提携。他是我们的引路人和良师益友。何大愚与同学们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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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愚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与他

相处的往事和他的人品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现列

举三例：

循循善诱的好师长

我的毕业设计是在技术改进局（电科院前身）

由老何指导完成的，内容是“采用中性点小电阻接

地提高新杭上线暂态稳定”，记得这一课题也是当

时系统室承担的水电部重点课题之一。老何在指

导我的半年当中，自始至终没有把我当作一个普通

的学生对待，而是当成其属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无

论是课题方向、完成方法，还是工作步骤，都与我

一起认真讨论、精心安排。在工作中，他放手让我

去做，如查俄文资料、上交流台计算、对结果进行

分析等，没有设任何框框。每当遇到问题，他总是

仔细倾听、尽其所知进行讲解，循循善诱，碰到难

题也总是以平等的身份和我一起讨论。对于我的

某些想法（后来我明白其实并不成熟）总是持鼓励

态度，让我大胆地去发挥。例如，我在查前苏联阅

维尼科夫的著作时发现书中的某个论述有误，他

怀念我国电气工程优秀先驱何大愚同志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严陆光

回忆老师何大愚
◆ 孙光辉

引路人和良师益友
—深切悼念何大愚先生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周孝信电气工程是重要的技术科学与工程领域，在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其水平是社会

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电气工程的迅速发展

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确定了向前

苏联学习的方针。大愚是1952年国家选派赴苏学习

电气工程的几位先驱者之一，成为50年代在莫斯科

动力学院电力系学习的几十位中国同学的带头人。

大愚积极努力，刻苦钻研，每门课程均取得了优良成

绩。他注意与老师及同学团结合作，参加有关的科研

项目，培养了良好的学风，并全心全意地帮助中国同

学克服困难，不断提高，以便回国后能很好地发挥作

用。我于1954年被选派至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学

习，得到了大愚的精心帮助。他要求我不挑不捡地学

好每门课程。经大愚的帮助与介绍，我于1957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电力系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大愚

类似的无私帮助。

大愚1957年毕业回国后，为我国电气工程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参与创建了电力部技改局、

电科院情报所，并为中科院电工所、多所大学电机

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不

愧是我国电气工程的优秀先驱，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与学习。

何大愚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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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表示，积极支持我继续进行论证。他说，大学

术权威的意见也不总是对的，未出茅庐的学生要敢

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的鼓励对我以后的学术

思想受益匪浅。他从来没有摆过老师或留学大专

家的架子，总是把我当作小弟弟一样看待和培养。

做毕业设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学到的知识和

工作方法，以及何老师在做人方面的指导，为我以

后从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工作打下了基

础，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重视培养青年人的好领导

我刚参加工作时，老何担任原技术改进局系

统室稳定组的组长，不久升为系统室副主任。他一

直非常重视青年人的培养。在系统室，夏宗咸与我

是最年轻的同志。老何一方面指定老同志对我们

进行传帮带，一方面又充分放手让我们到实践中锻

炼自己。他说：“你们放心大胆地干，有什么责任我

来担！”记得1964年初，室里对新安江电厂稳定控

制装置中采用的暂态稳定判据产生了分歧，我与当

时主持技术工作的一位副主任各执己见，工作无

法继续开展。为此，老何提出举行一次技术辩论，

并得到赵斌主任（后来技术改进局改为电科院后

担任首任系统所所长）的全力支持。在老何的鼓

励下，刚参加工作不足一年的我，事前积极准备，

会上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全室大多数同志都踊

跃发言和参与，老何也说明了自己的意见，经过深

入讨论，终于对判据取得了统一的意见，使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这次技术辩论会是我工作50年来印

象最深的一次，既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又统一了

思想；既发挥了年青人的积极性，又活跃了学术气

氛。这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注意倾听不同的意

见，尤其愿意参加学术讨论。

兢兢业业的好同事

老何工作认真负责，从不计名利。记得1986

年，电力部有关部门让我组织一次由全国调度主

任参加的安全自动装置培训班。我邀请了时任电

科院副总工的老何到会介绍前苏联的反事故自动

装置情况。考虑到他工作忙，我没有提什么具体要

求。可是他却认真查阅了大量俄文资料，花费了很

多业余时间进行整理与汇总，在短时间内编制出一

本“苏联电力系统反事故自动装置”材料，并在北

京赶印好，亲自背到学习班，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为与会者讲解，不仅介绍了前苏联的经验，还与大

家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国内的安全自动装置工作，其

精神令与会者颇为感动。   

何大愚与TNA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曾昭华

1980年，电科院获准从美国引进“电网暂态

分析仪”（T N A），由时任系统所副所长的何大愚

同志负责。我当时还不是系统所的成员，因为对该

设备有所了解，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与何大愚多有

接触。

从国外购买一套试验装置，本来不是什么复杂

的事情，但购买TNA却引起了很多矛盾。原则性的问

题，院领导已经确定，但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院内、

院外，所内、所外，都有不同看法，争议不断，于是全

部压力和各种责难都只能加在负责人何大愚身上。我

只是工作人员，又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老何自己不

说，很多矛盾冲突我都浑然不觉。仅仅是从一些小事

中也感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在TNA到货并调试完毕后，一天，我去三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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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他对中国直流输电发展的贡献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赵畹君

事，看到几位参加过TNA制作的工人师傅情绪有点

激动，围在一间办公室门口，对着门内喊着：“何大愚，

你给我出来！……”“我们怎么就没有贡献了！……”

很快，何大愚从办公室出来了，一脸的委屈和无奈，

摊开两只手，对师傅们说：“我正在开会，我还什么

都不知道……”后来一打听，原来是部里给了TNA

课题组一小笔奖金，工人师傅不知怎么打听到了，

并且听说何大愚将奖金都给了技术人员，他们当然

不服，于是就有了我看见的一幕。其实，系统所（包

括何大愚）还没有人知道有奖金，至于全分给技术

人员一事更是子虚乌有。大家对何大愚无端受到的

指责都有点不平，但他自己却什么委屈都没说。

其实，为了TNA究竟受过多少委屈，遭遇了多少

不公，只有何大愚自己清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抱

怨、发牢骚，也从来没有听见他责怪过任何一个人。

他对大家从来没有过疾言厉色，总是乐呵呵的，一边

安排工作，一边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让整个课题组

里充满融洽、和谐的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

工作很愉快，决心要调到系统所来工作。虽然后来老

何离开了TNA，离开了系统所，也离开了电科院，但

是他的作风却留在了所里，更留在了后来以TNA课题

组为基础成立的电磁暂态室里。可以说，我在系统所

工作的15年（退休后又返聘了10年）是我参加工作后

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光。

在告别仪式上见到不少老朋友，大家都说：“老

何是个好人。”对于“好人”，每个人有不同的认识。从

我与老何的接触中，我看到他独自默默地承担着压

力，忍受着委屈，而为别人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

境。在我心中，他不仅是一个胸怀坦荡、开朗豁达、

忍辱负重、不计私利的“好人”，还是我的“恩人”。

听到何大愚同志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余，作为长

期从事直流输电事业的工作者，自然会想到他对中国

直流输电发展所作的贡献。

文革期间，电力科学研究院被撤销，直流输电的

研究工作被迫转移到西安。文革后，电科院的各项研

究工作逐步恢复。直流输电专业文革前设在高压所，

但文革后高压所的领导认为中国不需要直流输电，

不同意在高压所恢复。何大愚当时任系统所负责人，

当我们找到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从电网的角度

考虑，需要研究直流输电”，并同意直流输电专业在

系统所安家落户，使得直流输电研究工作在当时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在系统所生根发芽，得以发展到

今天的规模。

1977年，在何大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很快重

建了采用晶闸管换流和数字控制保护系统的新型直

流输电模拟装置，并实现了与交流动态模拟的连接，

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利用该套装置，我们为我国

自行建设的舟山直流输电工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解决了直流输电与受端弱交流系统连接时的主

要技术问题，为建设中国第一项直流输电工程作出

了贡献。

在他的任期内，他与我们共同培养了沈顺明、白

济民、刘泽洪、张振武、卢漫江5名直流输电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还帮我们在国际电工学会（IEEE）和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CSEE）1987年主办的高压输电系统

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第一项远距离大容量直流

输电工程—葛上直流工程》的论文，并和我们联名

发表了《直流输电在中国电力系统联网和运行中的作

用》的文章，介绍了中国直流输电的发展情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何大愚同志在我们最困难的

时候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他对中国直流输电的

发展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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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爸爸生于1931年7月1日，那天是党的10

岁生日，这让他一生都以此为荣。爸爸是一名

坚定、忠诚的共产党员，坚信共产主义，从不

怀疑自己的信仰，也不容许我们怀疑党的领

导。这不仅仅因为爷爷奶奶是革命的老前辈，

也是因他自己的经历形成的信念。不论是“四

清”、“文革”期间下放劳动，还是“六四”风

波，他自始至终坚定地相信，在党的领导下，

国家会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好。

他为国家各个领域的每项成就而欢欣，坚信

国家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伟大复兴。爸爸走

的那天，我们给他盖上了一面党旗。他真不愧

是一名忠诚于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

共产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注重节检、慷慨待人

爸爸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子女又多

（兄弟姐妹6个），解放前，爷爷奶奶参加了革命工

作，生活一直很艰难，陕西人的朴实和窘迫的生活影

响了爸爸的一生，他的节俭，有时被人看作是“抠”。

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他成了高工、教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在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依然节

俭如初。一张餐巾纸都是撕成两半用；用餐后的菜盘

子会用馒头擦净，不浪费一点油星；在餐厅用餐后绝

对要检查一下打包是否彻底，谁有意见跟谁急。爸的

勤俭是一贯的，发自内心的，既是出自穷苦人家的朴

实性格，也是一种自觉的、优良品质的体现。

爸爸虽然对自己很“抠”，对别人却善

良大方。每次国内发生自然灾害，爸爸都是

第一时间催着妈妈去捐款捐物。爷爷去世

早，作为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确实有着长

兄如父的风范，对弟弟妹妹、亲戚朋友，从

来都是有难必帮。

才华横溢、善于动手

爸爸一生勤奋好学，参加工作后又学了

法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年老了，还

是手不释卷，国内外有关的专业杂志每期必

详读，做笔记。经他评审的硕士生、博士生

的论文不计其数，每一份他都仔细阅读，并

认真查阅参考资料。他常说，“我从这篇文

章中又学到了……”，很是得意。除了专业书

籍之外，国内外的文学著作他也饶有兴趣地

读了很多。

妈妈是他留苏时的同学，学水力发电。

我们姐妹两个一个读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一个读了天津大学工程管理系，毕业后都从事电力工

作。他的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一家人都和

电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开玩笑说，是因为父亲搞了

一辈子电网，把我们一家人都“网”在里面了。

爸爸的聪明不仅体现在学习上，他的动手能力也

超强。记得“文革”期间，他自己动手焊了几个半导体

收音机，其中一个还装在他自己做的、很漂亮的红色

皮套子里，成为二女儿何宁的宝贝，整天斜挎着不离

身。家里的家具、电器，甚至我们的玩具坏了，他都是

自己动手修理，不得已才请人帮忙。

真心待人，朋友遍天下

爸爸是一位科技工作者，做事认真，待人真诚，

从不会算计别人。他的心地非常善良，生性乐观、豁

达，坦坦荡荡，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得到身边的

人和同行们的尊重和爱戴。许多国内外的同行，其中

包括部长、院士、知名专家，不管老年、青年还是小孩

子，都成了他的挚友和忘年交。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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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实习前在校门口主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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